
轉型正義—

那些被社會遺忘的見證者
撰文\學生記者李孟淳、湯瑀婕

位於成大自強校區外，一棟紅與白的建築靜靜矗立

在一旁，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東方傳統色彩交織在

寧靜的一角，這是台南基督教大專中心，全台轉型

正義據點的標竿。

四年前的起點　走入轉型正義的開始

轉型正義，近幾年在社會上越常被提起，而課本上

也漸漸有它的蹤跡，但對於我們來說，那發生在彷

彿離我們有些距離、像是上一個世紀的白色恐怖時

期，只是過去的一個歷史節點。生活在自由年代的

我們，極難想像在那不自由的年代，有多少為了爭

取人權的運動者，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時代的洪流

之下。過了不到半個世紀，整個社會像退去夜色的

白日，擁有截然不同的風氣、能夠隨心所欲的發

聲，但威權時代發生的壓迫，卻仍殘留在某些人們

的內心，如沉積了許久的污漬，無法抹去。

蔡英文總統執政時，開始進行關於轉型正義的四年

實驗型計畫，分為四組，去嘗試哪些是台灣在轉型

正義裡必須要做的，但從前我們知道的不過是其中

的賠償金制度、檔案公開，以及不義遺址，但還有

一項是重要不可被忽略的——關於戒嚴時代政治受難

者的家屬們，在步入老年後，要如何不再害怕，能

夠安心終老？於是有了政治受難者家屬及支持服務

方案，致力於為這些長者創造安心與溫暖的陪伴環

境。但那時大家不知道怎麼做，大多找長照單位，

但缺少了社工師與心理師，無法真正走入長者的內

心，而在計畫僅剩半年時找到了謝蓮燕督導，長久

的專業素養讓謝督導認為無法接下，但生活在美麗

島事件後的他，親眼見證臺灣從戒嚴時期走到民主

開放，而迎來轉型正義的此刻，更是督導生命中無

法想像的一天，於是即將退休的謝蓮燕督導一口接

下，開啟關於轉型正義的新旅程。

但最初並不順利，在實驗型計畫結束後，經過了一

年後關於長照的項目才被歸轄在衛服部底下，在這

段時間內與長者的陪伴卻從未中斷，謝蓮燕督導總

是和他們同在。在面臨沒有辦公室的窘境時，謝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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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找到從前為補習班的地點，沒有過多的設備，只

一個會議室、電話，和寫著「南方社會力聯盟」的

牌子，以及想做下去的這份心意，支撐他走到衛服

部接手的時候。

而兩年前，謝蓮燕督導找到高伯恩牧師，將轉型正

義據點搬進台南大專中心，在一間溫馨的小屋，帶

領青年社會工作者一步步走入轉型正義，與長者相

伴的記憶從此流盪在這磚塊砌成的小空間。

與長者相伴的路　看見不同的生命面貌

陪伴長者也不只有談天一種模式，謝蓮燕督導也用

藝術治療、聚會等方式，拉近長者們的距離，在可

口的餐點、豐富的活動之下，讓政治受難者家屬冰

封已久的內心有了一絲溫暖。經過長時間的相處之

下，謝督導也能透過長者創作的繪畫作品，了解他

們現在的內心世界，甚至也請心理師帶領園藝手

作，透過親手做出一件作品，在這靜靜的時間中重

塑自我、和自己對話，療癒過去受到的傷害，也主

動說出自己內心的故事。

但這一路並非總是平坦無阻，許多長輩因為長時間

受到政府的壓迫、甚至被監控，內心因此逐漸建立

一道防備之牆，要走入他們的內心並不容易。在面

對不願接電話的長者時，謝蓮燕督導採取寄卡片的

方式，即使杳無回音也堅持下去，不過即使擁有政

府提供的電訪名單，仍有許多人們在名單之外，在

尚未被看見的角落。這份任務最有挑戰性的即是

取得政治受難者家屬的信任，於是謝督導希望將

據點創造為一個讓長輩有安全感的地方 ，因此更開

創了到府陪伴模式，「真心陪伴，與他同在」，走

入受難者家屬的生活，成為黑暗裡微弱卻堅定的一

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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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來自嘉義、九十八歲的奶奶，他和兒女

住在一起，而兩位兒女也已經七十多歲。奶

奶在和第一任丈夫結婚一星期後，丈夫便病

死在戰場上，夫家認為奶奶不吉利將他趕回

娘家，然而一個月後，他發現自己懷有身

孕，卻不被婆家承認，而獨自撐過孕期生下

的孩子一出生便夭折，這讓奶奶的內心十分

痛苦。後來奶奶當了第三者，生下孩子，無

法獲得良好的資源去孕育小孩，這些過去讓

他內心已無活著的動力，在和謝蓮燕督導第

一次見面時他說：「我不知道我活這麼久有

什麼意義，死也死不了。」，但謝督導以實

際行動在奶奶的生活帶來新的期待，每月拜

訪他時都帶美味的小吃，這樣簡單的作為逐

漸敲開奶奶的心房。而奶奶生日時，謝督導

特意早起買了個蛋糕，和之前與奶奶一起自

拍的照片印出來，偷偷到他的家、給了奶奶

一個驚喜，聽到聲音正要下樓的奶奶，在看

見正唱生日歌的督導時愣住，流下淚水，他

的生命從未有人這樣幫他過生日，在看見照

片時，那樣漂亮的自己，奶奶才發現，原來

他這麼好看。

美麗島政治受難者的孩子，現在已是70多歲

的爺爺，他的父親和大哥是二二八事件的受

難者，而二叔則在美麗島事件中受迫害。在

接觸到據點以前，爺爺已經有四年沒有跟外

界接觸，在他的獨子大三時猝死在宿舍內、

同年最愛的他的媽媽也過世後，爺爺就幾乎不出門，也拒

絕與他人對話，陪伴他的唯有遠在加拿大的二姊，家人相

繼的離去使他覺得與世界的連結越來越少。在第一次電訪

時，謝督導與爺爺相談甚歡，而詢問是否能到他家裡拜訪

時，爺爺顫抖著聲音答應，並說家裡有很多畫作歡迎督導

去看。在拜訪兩三個小時後，爺爺的妻子對督導說：「你

是這幾年來唯一能讓他開口說話的人。」，之後謝蓮燕督

導也邀請他到據點參加聚會，原本的作息都是凌晨才睡的

爺爺，為了參加了聚會也逐漸變成較健康的作息。而在園

藝創作中，爺爺的作品中央是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和花

園，象徵陪伴著他的媽媽與兒子，爺爺透過園藝創作，去

與自己、也與他人對話。

有時謝督導也會邀請專門的長照活動老師，帶領長者們一

起唱歌、跳舞，在身體的活動之下，帶著心靈一起躍動，

透過這些交流，使長者們能夠重返青春，活出人生的全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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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大眾視野　一同攜手合作

現今的社會工作者與心理師時常被重擔壓得喘不過

氣，  臺灣大部分一個社工處理一般經濟個案大約

七十至八十個，高風險個案約二十到三十，反觀在

紐約，一個社工只對洽8例個案。而衛福部相對較了

解社會工作者受到的壓力，因此每個據點一位社工

負責十五個個案，謝蓮燕督導的團隊總共有三位工

作者與督導本人，但目前已有將近一百個個案需要

處理，但有些個案只需電訪，或寫卡片關心，而有

部分聯絡不到人，於是目前實際運作的只有六十例

個案。但目前社會對於此方面的轉型正義了解並不

多，謝蓮燕督導希望透過露天音樂會等公開活動，

能走入大眾視野，讓更多民眾知道，臺灣還有一群

曾受政治壓迫的長者，需要更多的關懷與支持。

除工作壓力外，在轉型正義的長照方面，政府大多

以心理師為主要對象，希望能陪伴長者盡快走出傷

痛，然而謝蓮燕督導在長久的工作經驗中，知曉這

個過程不應太過急切，大多數心理師的第一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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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創傷知情，但這樣卻可能觸碰到長者不可言說的傷口，反而加劇

他們的排斥。因此謝督導認為應該先與政治受難者家屬建立信任關

係，一步步陪伴他們走過從青春歲月到年華老去的傷痛。

而謝蓮燕督導也期許未來能與校園合作，除了地點鄰近以外，透過實

務的接觸也能讓學生有實際經驗，讓知識與實作不致脫軌。在現今大

學課程中，謝督導認為轉型正義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有曾參與工作

的社會工作者，在回到校園上課以後，課堂上的老師對於這段經歷都

十分感興趣，每每都請他上台分享，而既然轉型正義據點離我們並不

遠，更應該把握這樣能走入臺灣歷史的機會。

轉型正義看似是現在的當紅議題，從民間到政府都有許多人士去倡

議，但事實是從政府社會工作者，甚至是相關領域的專家教授，對於

該如何去實踐沒有太多概念。因此要如何把這份愛傳遞下去，是未來

仍須面對的課題。

以我們大學生的視角，對於這段人權受壓迫的歷史並不熟悉，極難想

像在現在的社會，仍有許多人還因威權體制下所造成的傷痛走不出

來，從我們一睜眼便是生活在自由的年代，對於國家過去壓迫人權的

作為，只能透過課本單薄的敘述知曉。因此這次的採訪，對我們曾經

學習到的知識，有了新的註解，這些不再是為了考試而必須記憶的內

容，而是真實發生在過去，由許多為了人權奮鬥的民眾，用他們的身

軀與血淚，在邁向臺灣民主的過程中，鋪下通往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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